
別讓失敗生出失敗
▌作者／明明

2
007年，我的新書《萬中

選一的祝福：她是我的

寶貝》出版時，我邀請

黃迺毓教授寫序。其中有段話，

我一直存記在心，反覆思想。

黃老師說：「

faith

confidence

」

黃老師是著名的家庭教育

專家，她憑著「專業敏感度」，

一直密切留意寶貝班的發展。每

次見到她，心中就湧出一股親切

感。我深信那些話，是她的肺腑

之言。奇妙的是，就在 2008年

近中秋時分，我人遠在馬來西亞

為異客，上帝讓我刻骨銘心地經

歷了這番話。

8月27日，我搭飛機由新加

坡轉進南馬，之後在西馬短宣

近一個月。短宣初期，外子與

我們同行十天；而整個短宣期

間，我的最佳拍檔是兩位「小天

使」—弱智女兒蕙欣，以及寶

貝班多重障礙生耀祺。此行是受

林牧師的邀約，當日我抵達時，

已近晚間十點。隔天林牧師帶我

們去「笨珍」，探視他的姪女小

宛。這女孩有自閉症，十六歲

了，仍不會說話。一進入客廳，

大夥便瞧見她躲在角落的地板上

玩一個玩具時鐘，頭垂得好低，

我們無法窺見她的長相。我趨前

與她握手，她依舊低著頭。我拿

出預備好的小禮物，試圖吸引她

抬頭，跟人打招呼。哪知，她的

父母竟異口同聲說：「要她把頭

抬起來，或者跟人打招呼，全都

不可能！每天從早到晚，她的頭

都是低低的，不理任何人！」

聽見「不可能」三個字，

我滿臉驚訝。牧師解釋說：「最

初大家都幫忙想辦法，可惜全都

無效！久而久之，大家就『習

慣』她那個樣子了。」牧師言之

鑿鑿，我的心卻在痛，我好「不

習慣」這樣子的「習慣」！

他們透露：「小時候小宛

還會說話，去學校，老師不懂

得教自閉生，同學又欺負她，

後來就漸漸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了⋯⋯」。當心中的無奈累積到

一定程度，父母只能被動、退縮

地接受失敗與挫折，不知不覺，

不健康的心態就傳給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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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欣是一位先天腦傷的女孩。成長過程中，蕙欣常遭人嘲笑、欺負，上帝卻讓她的爸媽找到醫治傷痛的祕訣—

去愛一群特殊的孩子，同時教導其他人接納他們。於是他們創辦了寶貝班，譜寫出一首又一首動人的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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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心思敏銳的外子蹲

下身去，指著時鐘的數字，要小

宛將短針轉到他指示的數字上。

外子反覆示範幾次，她仍不得要

領，於是，外子請蕙欣與耀祺加

入當小老師。兩個孩子想跟她拍

拍手，她懶得動，外子就從後面

拿起她的雙手，教導她如何跟人

拍手互動。

她對此玩法似乎有興趣，

我看她愈玩愈開心，順勢抓起她

的手說：「走，我們去坐在椅子

上。」同一時間，我拉起她的下

巴，低垂的頭自然就抬了起來。

我感到有點意外，她竟沒抗拒！

無可避免的，我倆的眼神交會

了。剎那間，她的父母目瞪口

呆，茫然不知我們下一步要做什

麼？女兒的反應又會是什麼？

牧師見狀，拿了一個大球

給我們。我們靈機一動，把客廳

變成寶貝班的教室。真是千載難

逢的機會！最佳鼓手耀祺就在現

場，大夥邊唱歌邊打節奏，球面

變鼓膜，我們使出渾身解數炒熱

氣氛，不久，小宛竟高興地模仿

我們。我乘勝追擊，要她離開椅

子，大家手牽著手，圍個圓圈

圈，在客廳跳舞。那是個嶄新的

時刻，我們不在乎她的自閉，不

在乎她不說話，我們只是不想被

過去俘虜，不想活在失敗的陰影

底下。

大家跳得汗流浹背，外子

示意休息。小宛一回到椅子上，

就躺臥起來，雙親將她扶正坐

好。一會兒，她的頭又往下垂，

外子立即拉高嗓門說：「記得！

剛剛你的頭是『可以』抬起來

的。」這話似乎帶著力量，她低

垂的頭再次往上抬起。

我靠近她，問：「你喜歡汪

媽媽嗎？」她一語不發。我不想

原地踏步，於是換個方式問：

「如果你喜歡汪媽媽，就用你的

右手，來握著我的左手。」她聽

從了！那一刻，我確信她渴望表

達，她是願意改變的！

母親從廚房端來茶水，要

給大家喝，外子趁機說：「媽媽

好愛小宛，一直照顧你，走上前

去，抱著媽媽說：『我愛您』！」

她居然在眾目睽睽下，起身懷

抱母親。雖然她沒開口說：「媽

媽，我愛您。」但至少她已踏出

得勝的一小步。外子樂極了，再

補上一句：「那你也去抱爸爸一

下！」她照樣順服了。

最後，我為小宛祝福禱

告。離去前，牧師送上我的書，

我提醒他們：「書後有蕙欣的歌

唱 CD，記得播放給孩子聽。」

外子邀他們明晚去教會，聆聽我

家的故事。我們與小宛的互動，

不超過兩個小時，如此短的時

間，她竟能改變這麼多。我忍不

住讚嘆：「祂是豐盛有餘的全能

上帝！」

小宛的雙親並未出現在生

命見證會的現場，我頗覺失望。

一位與他們熟識的姊妹安慰我

說：「他們被『挫折』奴役了

十六年，長年在『曠野』流浪。

他們需要『時間』，才會起身往

前走。」回到台灣後，每次思念

小宛，我的腦海就閃過黃老師的

那段話：「如果父母缺少了對上

帝的信心，無法信任上帝，也不

相信上帝的愛⋯⋯」啊！要救孩

子，先要搶救他的父母，用神的

話語，搶攻父母的思想。

經過這件事，我更能體會

聖經所說的「堅固營壘」。那是

一種錯誤的思考模式，把人捆綁

在失敗的意識裡，不斷地在原地

打轉。蕙欣滿二十三歲了，這些

年來，挫折感如影隨形。我累

過、哭過、也埋怨過，然而，我

們家終究沒讓失敗生出失敗，我

真慶幸自己能認識上帝，並且信

任祂。

回想女兒的童年，她因先

天腦傷，伴隨語言溝通障礙，直

到國中仍求助於語言治療師。女

兒快升高中時，我還曾經接到有

人來電說：「我工作很忙，請蕙

欣不要再打電話給我，我聽不懂

她講的話⋯⋯」。對蕙欣來說，

用鼻子順暢呼吸是件難事， 她只



能張口呼吸，又因氣管有問題，

當她熟睡時，呼吸聲就顯得格外

刺耳。除了我，沒有人會去夢

想：她長大後能夠放懷高歌。唱

歌的先決條件是：咬字清楚、鼻

子能順暢吸氣、換氣。

蕙欣國中二年級動鼻子手

術，之後開始拜師學唱歌。負面

的話語接踵而至，幾乎沒有人對

她懷抱希望。她的舌頭異於常

人，如果要克服構音障礙、字正

腔圓唱歌，就要比別人更辛苦地

練習口腔、舌頭輪替、 聽覺辨識

和覆述等動作。為了完全正確地

唱出一個音，練習時間竟超過三

年半。聲樂裡的「氣」十分抽

象，如何教？真難為老師。但我

對主說：「『氣』是祢發明的，蕙

欣是祢創造的，請祢在隱密處親

自教導她。」

女兒二十歲，我們進錄音

室，錄下她的年輕音色。讓人跌

破眼鏡的是：許多人對我說：

「汪媽媽，我們是為了得到蕙欣

的CD，才買下您的書。」報紙

更稱：「身障女歌手譜出「唱」

意人生，第一家庭天籟歌聲傳送

愛。」啊！這遠超出我們所求所

想。很少人知道，這顆「信心」

的種子，早在蕙欣還不會站、不

會說話時，我們就播在她的心田

裡了。

舌頭轉動有問題，我們

就跟她玩伴鬼臉。從遊戲中，

我們讓她體會那肉眼看不見的

「氣」。小時洗澡，一家三人在浴

缸前比賽吹紙船。天天買蛋糕，

只為讓她在歡騰的氣氛下，吹一

種熄滅後會自動重燃的蠟燭。從

一次吹一根到一次吹好幾根，從

近距離到遠距離，不斷變換各種

玩法。而在戶外，爸爸就折葉子

做成樂器給她吹。

要怎樣才能擁有「嘹亮的

聲音」？五歲前蕙欣還不會站，

爸爸的手是女兒走路的腳，每逢

假日爸爸辛苦抱她爬上山，在山

上父女兩人對著山谷，盡情地喊

叫，玩起「回聲」遊戲。

慢跑能增加唱歌的肺活

量，偏偏女兒到了小學三年級，

還不會跑步。腦傷造成她手腳不

協調，同學笑她跑步像企鵝。全

長四百公尺的操場，要「企鵝」

跑一圈，簡直「不可能」。我們

不肯接受這個不可能，特別為女

兒請來東海大學籃球校隊的阿彬

哥哥，每天傍晚四到六點，我們

在操場陪女兒練習跑步。先練習

雙腳原地踏步、雙手前後擺動、

及平衡感的訓練，再換成定點跑

與折返跑。兩個月後，眾人目睹

她一口氣跑完操場「十七圈」。

大家直呼不可思議，但聖經說：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蕙欣的鼻子即或動過刀，

仍有一些先天的問題無法根治。

有時鼻竇急性發炎，濃黃鼻涕倒

流至喉嚨，因為腦傷，致使她的

吞嚥與吐出的能力更加薄弱，鼻

涕在喉嚨總讓她驚恐萬分，那時

她外出唱歌，我隨身攜帶沖鼻器

待命。有時鼻瘜肉腫脹，她要用

鼻呼吸就更加困難⋯⋯。即使女

兒的鼻子如此殘破，我仍深信祂

的恩典夠我們用。我最了解蕙欣

的身體狀況，每次聽她唱歌，我

都感覺她在挑戰自己身體的極

限。女兒的歌聲好似在述說：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

完全⋯⋯」。

蕙欣和小宛同為特殊孩

子，同為上帝所造，兩人的命運

卻截然不同。為什麼？有句話

說：「

」父母的信心是孩子

自信的基礎。願全天下的父母都

能認識上帝，並向祂支取信心，

去愛你的孩子。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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